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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天，我从橱底找出一个尘
封多年的笔记本。打开泛黄的封皮，
不经意间发现了小学时期的毕业
证。上面有熟悉而又陌生、亲近却又
遥远的照片，我极力睁大眼睛，努力
去拼凑那些支离破碎的记忆……

上世纪60年代中期，我因患关
节炎，在济南振山肥皂厂做工的三
叔把我带到省立医院治疗，每逢星
期天就去打针、输液。为使治疗、读
书两不误，三叔便把我的学籍转到
了集锦市小学。

一天晚饭后，我的学习组长宁
延科受班主任张老师叮嘱，领我到
估衣市街中段路北的张老师家中做
客。张老师打开沙瓤西瓜，让俺俩喝
了个肚儿圆。她笑着问我：“在这里
念书咋样？”“挺好，就是同学们好盯
我。”我低声答。“大伙对你不熟悉，
能不盯你吗？”“不是，课下外班的同
学们也好盯我。”我解释说。这话刚
出口，张老师上下打量我一番笑了：

“他们八成是把你这‘土制服’当西
洋景看了吧。”我穿的褂子是祖母用
家织兰格布仿照制服样式用手工针
线为我缝做的，我也一下明白了其
中的“秘密”。

星期天，张老师托熟人从百货
大楼买来一块俏净柔软的“的确
良”，下午领我到筐市街南口路西一
家裁缝铺里，傍黑天，我便换上了轻
便有“派儿”的可体上衣。

张老师特别关爱我这个从乡下
来的山里娃，她给我立下“规矩”，每
逢星期三晚上到她家里去补课。她
说章丘人厚嘴唇，说不清“日”、“肉”
和“人”。她从教我吐音开始，练习标
准的普通话，每晚学一个典型的生
字，她不厌其烦地给我纠正错误，发
正确读音。张老师认真地教，我虚心

地学。一天生、两天熟，三天不用问
老师，大约学习十几个晚上，我的课
文阅读成绩就达到了优秀。

有一回作文课上，张老师在黑
板上写下的题目是“我可爱的故
乡”。很多同学都愁得抓耳挠腮、无
从下笔，我却轻松自如地写出了我
的老家相公庄“九街十八巷、七十二
胡同”的庄貌以及环村潺潺流淌的
巴漏河。夏天我和小伙伴们在河里
兜虾、捉鱼、摸螃蟹；冬季便快活地
在河床上溜冰做游戏。这些有趣的
故事都被我写进了作文中。

张老师批阅后，在班上夸奖我
文章写得有趣味，语言生动活泼，并
在同级四个班上轮流读了一遍。还
用毛笔抄写、贴在大楼走廊里的壁
报栏里，当范文让全校同学阅读。

这是无声的鼓励，鼓舞又是一
种无形的动力。自此，我便对作文课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时，张老师家
订了报，每星期六晚上，我和张敬
敏、箫玉玲等爱写作文、记日记的同
学，便相约到她家中一边读报纸的
生活版和副刊版，一边做游戏。张老
师还编了“作文四字歌”，我至今仍
清晰地记得她是这样写的：“魂是主
题，结构是骨，内容是肉，语言是衣，
词汇是花、美丽合体……”我便按照
张老师的教导设立了词汇搜集簿，
阅读时便随时记录下来。

一年后，我的膝关节病痛治愈，
便恋恋不舍回章丘读书了。后来，听
说张老师被划成了“黑帮”，再后来，
竟被转到省劳教队去了。我对“黑
帮”一词一点也不理解，仍给敬爱的
张老师寄去了一封信，但是石沉大
海 ，从 此 ，便 天 各 一 方 ，杳 无 音
讯……

集锦市小学应该说是我人生之
途中的第一个驿站，它维系着我童
稚时代的情缘，承载着我青涩年龄
的情结。

打捞一湖山水诗

有人说大明湖充满诗意，
我却说大明湖就是个诗湖！你
想啊，从帝王将相到文人墨
客，无数首优美的诗篇镶嵌在
山石，栽种于沃土，撒落进湖
水，藏身于荷莲，把整个大明
湖都涵养成了千年不朽的文
学宝库。许多时候我到大明湖
不是为了观景，而是为了觅
诗。

那年秋天，秋风乍起，秋
色初染，看到随风飘荡的柳叶
泛着微黄，我跑到大明湖去寻
觅描写秋柳的诗句。在明湖岸
边的“秋柳园”，我神会了清初
著名诗人王士祯，“秋来何处
最销魂？残照西风白下门。他
日差池春燕影，只今憔悴晚烟
痕。愁生陌上黄聪曲，梦远江
南乌夜村。莫听临风三弄笛，
玉关哀怨总难论。”诗写得很
美，只是有点伤感。尽管《秋
柳》这首诗旨在借物寓意并非
单纯咏柳，但我仍然喜欢，我
钦佩诗人高超的表现手法，句
句写柳，却不见一个“柳”字，

让人见识了诗人“不着一字，
尽得风流”的诗功神韵。

漫步在大明湖畔，只要留
心，处处都能觅到好诗。走进
小沧浪园，一眼就能看到由铁
保书写的刘凤诰那副“四面荷
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
的楹联，那淡雅的素描，清新
的画面，我把它当成济南最赏
心悦目的名片。踏上历下亭，

“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多”的
千古名句扑入眼帘，它领着我
追寻古人，告诉我当年北海太
守李邕与诗圣杜甫在此宴饮
赋诗的盛况。扶亭追思，我还
听到了明朝诗人张鹤鸣“海内
名亭都不见，令人却忆少陵
诗”的心语，明末诗人刘敕“不
见此亭当日古，却逢名士一时
多”的感慨，以及现代诗人郭
沫若“杨柳春风万方极乐，芙
蕖秋月一片大明”的欢呼。

有一年盛夏，我踏上杨柳
垂荫、百花飘香、湖水萦岸、拱
桥相连的曾堤，眼前浮现出堤
坝建造者、“唐宋八大家”之一

曾巩老先生的身影，他头遮一
方青荷，手捧一盏清茗，口吟

《西湖纳凉》(宋朝称大明湖为
西湖)的新作，其心淡远，其情
超然，似闲云野鹤般飘逸无
尘：“问吾何处避炎蒸，十顷西
湖照眼明。鱼戏一篙新浪满，
鸟啼千步绿荫成。虹腰隐隐松
桥出，鷁首峨峨画舫行。最喜
晚凉风月好，紫荷香里听泉
声。”老先生用鱼戏、鸟啼、画
舫、香荷把明湖美景一网打
尽，用松桥、绿荫、晚风、新浪
把秋雨般的清凉从天边引来，
那浑身的燥热，瞬间便在诗中
消融。

收获最多的是在明湖荡
舟，我仿佛掉进了诗窝儿，优
美的诗词像喷泉一样扑来，不
用我觅它，它却要觅我。小船
划到百花台，朱曾敬已从晃动
的青荷中看到了我的身影：

“千顷芙蓉待雨开，百花洲畔
好徘徊”；小船划到茅舍旁，蒲
松龄正在为我煲粥熬汤：“大
明湖上就烟霞，茆屋三椽赁作

家。粟米汲水炊白粥，园蔬登
俎带黄花”；小船划到环波亭，
东坡先生已支好了藤床在等
我乘凉：“凫鸥聚散湖光净，鱼
鲨浮沉瓦影凉。清境不知三伏
热，病身唯要一藤床”；小船摇
进荷池，一群惊鹭陡然飞起吓
了我一跳：“常记溪亭日暮，沈
醉不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
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
滩鸥鹭。”当年李清照就是在
这里采莲戏水，从荷叶上滚动
的露珠，我看到了她调皮的眼
神……

明湖觅诗让我多了些雅
兴，一向不善于写诗的我竟萌
生了写诗的冲动。一次我和朋
友划船时随手做了个撒网动
作，朋友不解问什么意思，我
想都没想，顺口就冒了几句：

“桨橹拨开杨柳枝，扁舟轻移
寻吾师。撒下泉城名士网，打
捞一湖山水诗。”朋友笑了，说
我都快成诗人了。我说，常到
大明湖觅诗的人，不想成为诗
人都难。

□李振声

青 灯 、燃 香 、老 树 、古
刹……

如今的泉城人只怕没有
几人知道，许久之前棋盘街一
带曾是个寺庙林立的所在。

沿文化西路，过历下大
润发北入棋盘街前行不远，
在棋盘街 4 2号位置，顺着沸
煮羊汤的腥膻味道可在街道
楼群夹 缝 之 中 寻到一 座 古
庙——— 白衣庵。

白衣庵门楼坐北朝南，
高约5米，长近4米，拱形门洞
深3米有余，由灰砖砌成，未
使用一根木梁，属于罕见的
无梁殿结构。据悉，无梁殿最
早出现于明代初期 ,到清代前
期较为盛行。目前，济南市区
无梁殿建筑仅存两座，一座
为东华街的明代督城隍庙山
门，另一座便是这座清代的
白衣庵门楼。

有赖无梁殿坚固耐久这
一特点，白衣庵门楼整体保存
相对完好，唯独西北角处因在
战争年岁院内遭遇炮击裂开
一道两三厘米宽的裂缝，其余
砖体结构完整，只是墙面上挂
着的几只电表箱和蔓延其上
的电缆颇为碍眼，仿佛华美玉
石上的瑕疵，给人以暴殄天物
的感觉。

门楼顶部铺设深灰筒瓦，
瓦间生了干草，西北角处还生
出一棵干枯小树。屋脊雕刻双
龙戏珠等精美图案，正下方门
楣处青绿色的石匾上刻有“白
衣庵”三个大字，左右分别又
有“季春谷旦重修”、“康熙岁
次辛未”共计12个小字，意为
曾在公元1691年3月吉日，也就
是323年前重修过。由此可见
此庵年代之久远。

白衣庵内尚存一座三开
间主殿，现在殿门被红砖简
易房堵死，无法细观其中内
容，远远望去只能看到已经
塌陷的屋顶上那黑黝黝的孔
洞，显得无比苍凉。位于前殿
东西山墙上的壁画更是不见

踪影，壁画内容无从知晓。
“以前白衣庵规模不小”，

世居棋盘街一带的李老师这

样告诉我。据她讲，白衣庵最
初是一座尼姑庵，后来不知怎
么鸠占鹊巢成了道观，最后一
位道长姓李名立圆，解放那年
50多岁，膝下有一名弟子。解
放后，二人相继还俗不知去
向。此外，庵内除了主殿还有
侧殿后院，只可惜如今已经不
复存在，左右两座侧殿于1966

年左右被占，又于 1 9 7 2年拆
除，如今在地面上盖起了平
房，后院部分则改建成一座红
砖垒成的筒子楼，庵门楼前那
片土地则建成了柴油机厂宿
舍。

李老师还告诉我，解放
之前与白衣庵一街之隔的马
路北面还有一座有上百年历
史的寺庙，名唤“兴隆庵”。白
衣庵、兴隆庵，两庵中间共用

一道大影壁墙，构成“两庵一
影”的特色景观。“那是一座
尼姑庵”，说起老街上的那年
那人那物，李老师如数家珍，
连当时庵内住持的姓名都记
得一清二楚。“兴隆庵，有南、
东、北三个大院，其中南院为
主，住持名叫邓本义，东院住
持姓吕名长德，北院住持死
得早，我把名字忘了，三个院
里都有弟子……”

在兴隆庵东邻位置，原
是一片坟茔。每逢清明、中元
或忌日来此拜祭祖先的人络
绎不绝，祭拜结束顺路会到
庵内还愿，兴隆庵借此香火
不断。

透过李老师的描述，笔
者依稀可以想象到当年兴隆
庵香火萦绕的景象，只可惜
这座庵祠于1953年被拆，改建
成了供当地居 民 居 住的楼
房，没留下一丝一毫残迹供
今人追溯。

“从这儿往北走，在东西
棋盘街东邻还有寺庙呢！”李
老师又向笔者指明了另一处
庙宇旧时所在位置，只可惜这
座庙宇与兴隆庵一样，在岁月
流逝中消失了。也不知它该叫
乐善堂、太公庙、昭忠祠还是
旗纛庙。

白衣庵、兴隆庵、乐善
堂、太公庙、昭忠祠、旗纛庙均
为旧日分布在棋盘街上的古
建筑。如今，除了白衣庵古门
楼，绝大多数没有留下印迹，
更鲜有文献问世，以至于众多
新时代济南人只知棋盘街，却
很少有人知道棋盘街上原本
还有这样六座历史悠久的古
代遗迹。

离开棋盘街之前，笔者
又重回了一趟白衣庵。站在
高大的古门楼前，依稀望到
几缕袅袅的烟，然而挺鼻细
品便大失所望。这香味既膻
又腥，同时还有点酸，竟是与
门楼紧邻的那家羊汤摊传出
的味道。

棋盘街二庵【泉城人文觅踪】

□栾磊

曲水亭杯 有奖征文
协办：历下区作协 邮箱：qlwbqst@sina.com

白衣庵、兴隆庵、乐善堂、太公庙、昭忠祠、旗纛庙均为旧日分布在棋盘街上的古建筑。如今，除了白衣庵古门楼，
绝大多数没有留下印迹，更鲜有文献问世,以至于众多新时代济南人只知棋盘街，却很少有人知道棋盘街上原本还有
这样六座历史悠久的古代遗迹。

实际上，在济南的大街小巷，还散落着很多类似的富有人文之美的“珍珠”，它们寂寞无声，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之
中。“华不注”从今天起推出《泉城人文觅踪》栏目，旨在唤起济南人对这些人文景观的关注与重视，也许，它们的命命运
会就此改变……

白衣庵古门楼。王军摄

白衣庵旧貌(网上资料片)

【口述城事】

在集锦市小学
读书的记忆

□王绍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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